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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匡：“榨取”油田潜力的人
○李舒亚（1999 级新闻）

韩
大
匡
院
士

2023年10月23日，我国著名油田开发

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大匡，因病

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韩大匡，1952年清华大学采矿系毕业

留校，1953年因院系调整到北京石油学院

任教，曾任石油开发系副主任兼油田开发

研究室主任，1972年后历任中国石油勘探

开发科学研究院油田开发所所长、副院

长、总工程师，石油部科技委员会油田开

发组长等职。

几十年来，他一直从事油气田开发工

程研究工作，被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授

予“石油工业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称

号，1996年获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能源大

奖，是我国油藏模拟和提高原油采收率技

术的开拓者之一，被称为“榨取”油田潜

力的人。

与石油“先结婚后恋爱”

韩大匡1932年11月出生于上海，父亲

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当时，正值日本侵占

东北三省的第二年，父亲故为他取名“大

匡”，意思是“国”有残缺，有望他毋忘

国耻、匡扶社稷之意。

幼年时，韩大匡家的经济还算宽裕。

后来日军侵入上海租界，父亲就职的中华

书局被日本人没收，一家七口全靠父亲一

人找一些银行小职员之类的工作糊口，加

上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韩家的生活陡

然窘迫，已无力负担韩大匡的学费。好在

当年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等媒体

会组织清贫学生助学金考试，韩大匡每年

都以优异成绩获得助学金，并藉此完成了

中学学业。在上海被侵占的日子里，他多

次看到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盼望国家强盛

的爱国心日益强烈。

1949年底，韩大匡高中毕业。由于他

念的是春季班，在寒假招生的高校寥寥无

几，幸运的是他一心向往的清华大学仍有

一个专业在招生，那是为解新中国急缺能

源专业人才的燃眉之急而新设立的采矿

系。在最终被录取的60名学生中，韩大匡

的入学成绩名列第三。他笑着说：“小时

候家里书多，我喜欢读小说，对古诗词也

有兴趣，所以语文成绩特别好，把总分拉

上来了。”

对于后来从事了一辈子的石油专业，

韩大匡戏称是“先结婚后恋爱”。在进大

学前，他对石油的认识近乎为零。他回忆

说，当时国内大学石油教育没有任何基

础，一无教材，二无教师，课程主要请石

油行业的老工程师来讲授，“现在看来，

当时学的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识，比科普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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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普。”不过，后来随着不断深入学

习，韩大匡对石油开发越来越感兴趣。

在读大学以前，韩大匡是大家眼中规

规矩矩读书的好学生，连课余活动也多是

跟要好的朋友一起讨论数学难题。进入清

华大学后，他开始更多地参加社会活动，

结识了校园里的一些令他十分钦佩的党

员。后来，因品学兼优，并且积极参与共

青团、共产党的活动，他成为新中国成立

后清华大学在校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大学毕业后他留校在新设立的石油工程系

任助教，并兼任教师青年团支部书记，从

此一生与石油工业结下不解之缘。

在“战斗”中成长

刚在清华大学任教工作一年，1953

年，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韩大匡就和

所在石油系一起转入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院

校——北京石油学院，成为筹建中国第一

个油田开发系的负责人之一。

由于韩大匡的英文底子好，经突击俄

文也很快达到基本掌握的程度，于是，他

来到北京石油学院后的第一项教学任务就

是在苏联专家吉玛都金诺夫为教师和研究

生授课时担任翻译。韩大匡笑着说，这使

他“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当好翻译，就

必须先把知识学得比较透彻，学习中又可

以随时向苏联专家请教，这为他的专业知

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期，韩大匡被指定随

苏联权威专家特洛菲穆克院士到中国早期

油田的代表——甘肃玉门老君庙油田考

察。他跑遍了玉门油田所有的油井。他回

忆说，那时，中国油田的产量非常小，开

采方式也很原始。后来，韩大匡在苏联专

家的指导下参与了玉门老君庙油田注水方

案的设计，这是中国油田开发史上第一个

注水开发方案。这个方案的实施，揭开了

中国用注水方法开发油田的序幕，这种方

法后来也成了中国80%以上油田普遍使用

的主体技术。

1957年，为响应“向科技进军”，韩

大匡获得随中国科技考察团到苏联考察三

个月的机会。在苏联油气田开发方面居于

最高学术地位的全苏采油研究院，他遍访

了所有的实验室，把允许接触的数据、资

料、报告全都“摸”个遍。这次考察使他

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油气田开

发科技。他感慨说：“到了苏联才发现，

原来自己对科技只了解一点皮毛，慢慢知

道了怎么搞科研，对一些技术的了解也更

深入。”

从苏联回国不久，1958年，四川中部

发现了新油田，韩大匡随即被指派前往参

加川中石油会战。年仅26岁的他带领以北

京石油学院师生为主体的两个钻井队，

“真刀真枪”地钻井找油。

“当地什么都买不到，哪怕一把扳手

也得我们从北京带过去。”他回忆说。在

川中油田，现场条件十分艰苦，参与会战

的师生们住在一座废弃的庙宇里，从修公

路、平井场，到把钻机设法运进去自行组

装，开始钻井，全靠大家自己动手。因为

是以学生为主的队伍，开始并不受重视，

分配到的器材也往往比较差，故障频发。

不过，在韩大匡看来，事物总是有“两

面性”的，事故多虽是坏事，但从培养学

生能力来说，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可以

让学生获得更多机会学习如何在现场处理

各种事故。“后来，这批学生毕业后非常

受欢迎，因为他们经过生产实践的严峻考

验，不再是只会纸上谈兵。”他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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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会战结束后，松辽平原发现了石

油，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大庆油田。

1960年，韩大匡被一纸调令调到东北，参

加大庆油田生产实验区的油田分析及方案

计算工作。他还记得，初到松辽，眼前一

片茫茫无边的草原，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真正是艰苦奋斗和创业”。在那里，他

作为一个年轻的“小专家”，需要独立面

对和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大庆油田规

模之大，在当时的中国前所未有，加上当

地地质结构复杂，这使得在实践中遇到了

许多从未碰到过的新问题。”

韩大匡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

地现场，经常工作至凌晨两点以后。经过

一个漫长的冬天，他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

症状：每月必发一次高烧，每次都烧至39

至40摄氏度，且持续一周以上，周而复

始，使得身体极度虚弱，再无力参与繁重

的现场工作。这种周期发烧的怪病历时9

年，虽经各方名医诊治，仍收效不大，一

直持续到1969年，他偶然结识的一位病友

为他推荐了一种药，服后见效，连续服用

一两年后病情才彻底根除。至今他患上这

种“周期热”的病因是什么，仍是个谜。

由于身体原因，韩大匡离开大庆油

田，回到北京石油学院担任油田开发系副

主任。经过川中和大庆实践，他深感油田

开发的生产实际中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和

解决，为此，他组织成立了专门的油气田

开发研究室，开展油气田开发相关的科研

工作。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韩大匡也不

愿放弃工作，索性抓紧利用每次住院时间

多读一些专业书籍，多写一些科研文章。

在此期间，他为解决油井结蜡问题而研制

出的“油管内衬玻璃清蜡新工艺”，后获

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敏感地觉察

到，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油田开发研究具

有广阔的前景，率先在国内进行了油藏数

值模拟技术的研究，其后也一直在这方面

建树甚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

为中国油藏数值模拟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可惜，科研工作刚开展了几年，“文

革”爆发，韩大匡亦受到冲击，后下放

“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干校解散，

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石油勘探开发规划院

任油气田开发室主任。此后若干年，他负

责编制国家油气田发展规划，并且参与了

胜利油田、辽河油田等重大油田的发展规

划。工作中，他逐渐熟悉全国油气田开发

的全貌，各主要油田的地质、开发特征和

技术措施等，为后来进行油气田开发战略

的综合性研究打下基础。

提高原油采收率

“应该说，中国石油工业走出了一段

光辉的历程。”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石油

工业的发展，韩大匡曾说，“与国外大部

分是海上油田不同，中国油田储层多属陆

相碎屑岩沉积，地质条件十分复杂，加之

国际上的长期封锁，发展非常不容易。与

此相应地，我们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

开发陆相复杂油田的整套技术，有的技术

已达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处于领先地位。”

不过，他同时指出，今天的中国石油

工业正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好油田大

多早期就被发现了，近年找到的新油田，

其储量的品位越来越差。另一方面，已开

发油田老化严重，经过几十年的开发，不

少老油田的含水率已高达80%以上，也就

是说，每开采出一吨液体，里面有80%以

上是水，开采成本越来越高。按照一般标

准，含水率达60％就算高含水早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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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高含水后期；而如果达到90%就算超

高含水期了。中国的各主力老油田现在含

水率都逐渐增加到90%左右，开采成本越

来越高。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

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供需矛盾

越来越严重，对进口原油的依存度已接近

60%。

那么，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韩大匡分析说：“多打井，如果只是为提

高产油量，就相当于把原本可以留在以后

用的油提前拿出来用，将会加剧资源的枯

竭。所以，必须设法扩充那些已开发油田

的可采储量，提高原油采收率。”

原油采收率是表征原油资源利用程度

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就是说，每一种开采

方式，由于其工艺技术的限制，只能采出

油藏中的一部分原油，它占原有储量之比

就是它的采收率，其余采不出来的部分，

如不采取新的提高采收率技术，就只能遗

留在地下浪费掉，所以要不断采取新的提

高采收率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地下

宝贵的石油资源。因此，他提出“提高采

收率是油田开发中永恒的事业”的论点，

如何少投入、多产出，不断提高原油采

收率，也正是韩大匡毕其一生的主要奋斗

目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韩大匡就开始

注意这个问题，并带领北京石油学院开发

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聚合物驱油技术

的实验研究，是国内三次采油提高采收率

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石油开采工业通常把利用油层天然能

量开采石油称为一次采油；向油层注入

水、气，给油层补充能量开采石油称为二

次采油；而用化学的物质或物理的方法来

改善油、气、水及岩石相互之间的作用，

开采出更多的石油，称为三次采油。

1983年，国家石油工业部为加强科

技研究工作，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规

划院”改建为“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

院”，韩大匡历任副院长兼油气田开发所

所长、总工程师等职。自那以后，韩大匡

开始更多地集中精力于石油开发技术总体

战略的科学研究。他曾先后到法国、美国

等国学习考察。如何提高采收率，一直是

他最为关注的问题。

1987年至1991年，为了根据中国国情

全面规划三次采油技术的发展战略，韩大

匡和同事们对全国13个主要油区、82个

油田、184个代表性区块进行潜力分析计

算，完成了《中国注水开发油田提高原油

采收率潜力评价及发展战略研究》。这份

研究报告所提出的实施三次采油技术的原

则、方法、步骤和规划，被原中国石油天

然气总公司采纳，逐步付诸实施。经大庆

等油田现场试验结果表明，其中聚合物驱

油技术可提高采收率10%至12%。这个项

目获中石油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韩大

匡个人被授予“石油工业突出贡献科技专

家”称号。

1981 年，韩大匡（左）访问美国能源部巴

特斯维尔能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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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国内各主力老油田陆

续进入特高含水阶段，产量普遍递减。为

此，2001年当选院士后，韩大匡选择了当

时油田开发界最感困扰、难以下手的进一

步提高水驱采收率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研

究方向。经过十余年研究，他系统全面地

提出了对高含水老油田进行“二次开发”

以较大幅度提高水驱采收率的一整套系统

的理念、对策和技术路线。

近十年来，尽管身受老年疾病的困

扰，韩大匡仍坚持工作，指导博士研究

生，并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公司

担任咨询顾问。而他最关心、投入精力最

多的仍然是对中国高含水油田的“二次开

发”。随着他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如

今，这一创新已普遍获得业界的认可，并

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目前，相关技术已推

广至国内十几个油田。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至诚报国没有穷

期。作为一名从事油气田开发研究工作70

余年、经历了新中国油气田开发从弱到强

全过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韩大匡始终清

晰地感受到这份历史重担的分量，在2023

年4月，他仍说：“中国古人说‘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要趁现在身体还能工作，继续努力，为

国家多作贡献，为子孙多造福祉。”

如今，这样一位令我们尊重敬爱的先

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

（摘编自《人民画报》）

2022年3月，我去清华大学参观校史

馆，在一栏清华学生运动照片前，校史馆

范宝龙馆长指着墙上一张大照片对我说：

“清华爱国学生运动中有许多活跃分子，

其中有一位叫周同庆，是当时影响较大的

一位。”我闻之颇为惊讶，因为周同庆是

我岳父，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不关心

政治、木讷寡言的人，和范馆长的介绍相

去甚远，对不上号。

走上科学救国道路

周同庆1907年出生在江苏昆山，其父

周梅初是前清秀才，早年参加同盟会，思

想开明，在昆山县颇孚众望，1949年新中

追求科学  坚持真理

——深切追念周同庆教授

○奚树祥（1958 届建筑）

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昆山县副县长。

周同庆从小酷爱读书，14岁考入南京

东南大学附中，附中紧靠大学校园，除了

读书外，每天下午去大学体育馆踢腿锻

周
同
庆
教
授


